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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4年入学清华，考进了学校文艺

社团的民乐队，1965年大二学期开始，我

成为清华民乐队的集中队员。

那时候，学校文艺社团各个队都是由

两部分队员组成，专有一部分队员集中住

宿，单独建制，另一部分是大多数的非集

中队员，他们的组织关系仍然分散在各自

的系里。集中后，我上课学习的活动还是

和自动控制系的班集体在一起，而课外时

间的排练、演出等乐队活动，以及主要的

集体生活，就都在文艺社团了。在这种

“两个集体”的学习生活中，文艺社团活

动成为了自己的“第二课堂”。

考进清华，我算不上是什么特长生，

就是对音乐很感兴趣，尤其喜欢民乐。上

初中时，自学二胡，指挥唱歌，学着编写

歌曲，甚至还贸然去报考过艺术学院。考

上了清华很高兴，而心里仍然有着对音乐

兴趣爱好的向往。在开学典礼迎新会上，

大礼堂二楼正面阶梯座上满坐着学校文艺

社团的军乐队，精神抖擞、制服端庄、乐

器闪亮，当指挥手起，乐声大作，雄壮、

浑厚、精湛、细腻，真有一种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的震撼感。没想到清华大学里没有

艺术专业，但是还有这么专业的乐队、这

么高雅的音乐，有这么高水平的业余文艺

生活，清华的学习环境真是太完美了。

当时，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我也要报

考民乐队！报考民乐队的考试好像比较顺

利，乐理、视唱、练耳、节奏，毕竟以前

回首难以忘怀的“第二课堂”
○张再兴（1970 届自控）

曾经都考过，但是二胡演奏技巧就没有受

过专业的训练。于是报考录取后，就由学

校音乐室的王震寰先生每周面授上课，学

习提高。其中印象很深的教材是一首《红

梅赞》独奏曲，从对曲子的理解、表达处

理，到弓法指法的全面技巧训练，王先生

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入队后，除了二胡、低胡演奏外我还

学习了指挥，由音乐室的郑冶先生授课训

练，加上王先生在乐队排练指挥中的实践

示范和辅导，使我深受教益。那个阶段，

民乐队在每届队员中都选拔培养一名指

挥，除了授课，还有队里高班队友中指挥

的以老带新，从总谱配器分析，到排练现

场组织，都认真地对低班的指挥传帮带，

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成长提高。

集中队员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主要配置

基本完备的小乐队，既可以在加上非集中

队员的大乐队里担任声部首席或骨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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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作为一支乌兰牧骑式的精干乐队单独

演出，为独唱、小合唱、舞蹈伴奏，等

等。我们当时民乐队的演出主要有三种：

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狂欢、“五一”游园演

出，校内面向同学的迎新和毕业、元旦、

校庆演出，学校的接待演出以及重要的校

外演出。除此以外，民乐队还有经常性的

小组“下班”演出——下到学生宿舍楼门

口或楼道、食堂，或到合适时间的教室里

演出，不管观众多少，都是精神饱满的精

彩表演。那时候文艺社团各个队都有相应

的做法，要求是统一的：从同学中来，到

同学中去，为同学服务。还记得那时候系

里或者班级里有什么联欢活动，我都带着

二胡去参加节目，那首经典的《红梅赞》

肯定是保留曲目。

集中队员形成了一个新的集体，这个

新集体是“第二课堂”的环境依托。整个

文艺社团由校团委领导，社团建有党支

部、团总支，各队有团支部；社团设团

部，有团长、副团长；各队设队长、副队

长，还设有政治干事负责思想工作，也关

注队员的学业情况。与系里一样，社团设

有政治辅导员对应联系各队。我们那个阶

段，文艺社团的团长胡锦涛等几位政治辅

导员思想政治水平都很高，而且专业学习

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作风好，他们都是

从社团的高班队员中优选出来的干部，既

管思想教育工作，也在团部负责社团的文

艺业务方向、工作计划、活动部署。文艺社

团在业务活动中，发挥音乐室老师的指导作

用，文艺水平上认真向专业团体努力学习。

与系里一般的班集体不同，集中队员

的集体由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年级的社团

队员组成，是一个跨专业的“纵向”的大

班集体。一届又一届的新队员入队集中，

临近毕业成为老队员又回到原系原班，

就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各个队

在抓好文艺业务的过程中同时抓好集体建

设，形成很好的学风队风。1964年民乐队

被评上了全校的“四好集体”，这也是因

为民乐队的政治辅导员任丽翰副团长工

作抓得好，这是学校表彰先进集体的最高

荣誉。

成为集中队员以后，周末有大队排

练，每天要课余习练，在很满的专业学

习日程里要再安排好乐队的训练、演出、

创作活动以及队务管理工作，必须做到

“两个课堂”两不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

锻炼，你要善于“弹钢琴”，学会“快切

换”，追求高效率，拿得起放得下，坐得

下来学得进。在民乐队这个“四好集体”

中，我很快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环境氛

围，老队员中有许多思想品质好、文艺业

务水平高、专业学习很优秀的好榜样，耳

濡目染，让人明确到向他们学习、努力进

步的方向。

文艺社团的活动是学生的课外活动，

1965 年，民乐队排练节目。前排琵

琶演奏者为廖欣，二胡演奏者为郭子充；

后排左起邱心伟、张肖蝶，右 1 贝斯演奏

者为张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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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华人才培养工作明确的组成部分。当

年蒋南翔老校长指出：“学校教育可以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课内教育，也就是所

谓教学工作；另一部分是课外活动。”他

强调：“在学校教育中，要实现全面发展

的方针，除了课内教育之外，还需要有课

外活动的配合。”课内课外“两个课堂”

全面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是蒋

南翔老校长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想。

蒋南翔校长明确：“从1953年初，清

华大学开始努力贯彻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方针。”展开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具体工

作，包括体育锻炼、义务劳动、社会工

作，以及科技研究小组、文化艺术社团这

些课外活动。与课程教学一样，课外活动

也要列入到学年的工作计划。对于文艺活

动，学校专门设有课外文娱活动委员会来

组织领导，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1955年，蒋校长在教育部的高校校长

会上总结报告执行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工

作，其中专门具体介绍了清华学生的各种

文艺社团活动情况，他说：“这些活动丰

富了同学的精神生活，对于提高同学的文

化修养，发展同学社会活动的兴趣和能

力，培养学生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

神，都有很大的意义。” 
学校的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实际上

是在学生广泛开展课外文艺体育活动的基

础上成立的。1958年底，为了更好地提高

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的水平，同时创造

条件让有文体特长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全面

成长，蒋南翔校长肯定和支持校党委副书

记艾知生和校团委关于文体骨干学生建立

“两个集体”的建议，学校开始实行集中

住宿统一管理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的

建制。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首批各优选

了100名左右的集中队员，队员的必要条

件是思想表现要好、专业学习要好（集中

后如果学习受影响、成绩下降，就要流动

调整），工作的要求首先是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而对于文工团、文艺社团的建设，

蒋校长真是亲力亲为，非常重视。校团委

的老同志说，凡有学生演出，校长都赶场

观看；节目创作，他请来专家一起指导；

参加社团总结联欢会讲话，他也表演了二

胡独奏《良宵》《光明行》。

在总结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蒋校

长进一步提出，培养学生要抓好政治、业

务、文艺和体育这“三支代表队”，通过

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向着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的目标前进。这三支代表队中，政治

上的是指高年级学生中“半脱产”做学生

思想教育工作、政治和业务“双肩挑”的

政治辅导员队伍，业务上的是指强化教学

计划培养的学业优秀的尖子学生，而文艺

和体育上的就是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

建设这三支代表队的共同宗旨都是人才培

养的因材施教，统一的培养目标就是又红

又专、全面发展。蒋校长强调说：“不能

把学生培养成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

样。”“三支代表队”形成个性发展与全

面发展相统一的平台，“殊途同归，全面

发展”，树立起又红又专又健的典型，发

挥推动一般的作用，因此成长起大批优秀

的骨干人才。仅从清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毕业的校友就可以看到，其中有相当数量

的各个领域的优秀杰出人才在校学习期间

都有文工团、文艺社团的经历，都是“文

艺代表队”的骨干队员。改革开放新时

期，蒋南翔在总结十七年办社会主义大学

的基本经验的讲话中，仍然强调：“清华

政治辅导员、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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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学校生活中起了良好的作用，最根本

的一点，就在于始终坚持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

建设“三支代表队”是清华一直坚持

的人才培养的好传统，而且不断发扬光

大。学校通过课内教学、艺术团建设、群

众性课外文艺活动的结合，形成了艺术教

育的体系，坚持和发展艺术教育的美育功

能。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当了教师，在后来

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期间也分管过艺术教

育工作。结合当年在文艺社团这个“第二

课堂”里的亲历体验和收获感受，在工作

中更加深入地体会着加强社团建设、办好

“文艺代表队”的人才培养意义。 
学校建设文艺社团这支“文艺代表

队”，是对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学生在艺

术实践活动中进行因材施教，实际上是通

过艺术教育的重点培养来促进全面素质的

提高和发展。文艺社团的这种艺术实践活

动，是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教育过程。从策

划、选材、创作，到编导、排练、展演，

既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

审美教育，又有潜移默化的陶冶高尚情

操、涵养美好情感、激发形象思维和创新

意识、开阔眼界和宽广胸怀的人文素质教

育。而且，艺术作品的质量要求是思想性

与艺术性有机统一，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反映时代精神，弘扬先进思想，同时也在

思想政治上使自己受到教育鼓舞；而艺术

表演的精彩出台，还是团队协作精神、刻

苦磨炼精神、社会工作活动能力的实践培

养过程。文艺社团活动这个“课堂”里的

学习锻炼和成效收获，是艺术技能水平的提

高，更是德智体美全面素质的培育和修养。

分管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期间，我多次

带队学生艺术团到校外、国外或境外参加

演出活动，大学访问演出、参加音乐节、

汇演展演、社会公演等，都受到热烈的欢

迎、高度的赞许评价。这种赞许把艺术团

的风采与对清华学生的评价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自豪之下，我自己也反复地思

考着清华这支“文艺代表队”的名副其实

的涵义。文艺社团（艺术团）之所以称为

“文艺代表队”，是因为文艺社团的建制

和运行形成了一种机制，依靠这种机制，

实施文艺特长生的因材施教，强化艺术实

践教育的成效提高；也是因为文艺社团的

活动和影响形成了一种示范，通过这种示

范，引领校园文艺的方向，带动群众性课

外文艺活动的普及发展；更是因为文艺社

团的队伍成长，形成了一种标志，这种标

志的特色，突出地展示了学校艺术教育的成

果水平，生动地体现了学生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的成长形象。文艺社团的这种机制性、

示范性、标志性，可以说就是这支“文艺代

表队”堪称“代表队”的涵义所在。

2001年，清华隆重庆祝建校90周年，

举行了盛大的校庆文艺晚会，晚会全都是

历届清华艺术社团校友师生表演的创编节

目。我和胡显章副书记担任了晚会总策划

工作。晚会主题是“腾飞—清华”，节目

内容突出反映清华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

奔向一流大学目标的建设面貌。校庆过后

的5月4日，参加了清华校庆大会的时任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

专门约见清华的校领导和有关师生代表，

座谈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参加座谈会的

有王大中校长，他当年也是舞蹈队队员，

校庆晚会上他还表演了经典的《鄂尔多斯

舞》；还有贺美英书记、分管艺术教育的

副书记胡显章和我，学校艺术教育中心老

主任郑小筠等老师，文艺社团、艺术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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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团员师生代表。座谈会别开生面，参

会的人员纷纷表演了文艺节目。当年文工

团的女高音赵庆珠老师独唱经典民歌《看

见你们格外亲》，我拉起二胡为她作了伴

奏。李岚清副总理最后独唱了多首男高音

经典歌曲。李副总理在会上听取了清华艺

术教育工作发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展开了

艺术教育工作意义、要求的重要讲话。他

说到，为什么清华90年当中能培养出这么

多优秀的人才，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清华大学非常重视艺术教育。我

们虽然不断提倡艺术教育培养人才，但真

正实现它、做得比较好的是清华。要全面

素质教育，要有这种思想和修养。有艺术

教育，有艺术魅力的陶冶，这是更好的培

育。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把这个传

统继续发扬光大。李岚清副总理召开这个

座谈会，使清华的艺术教育工作受到了极

大的鼓励。

难以忘怀的“第二课堂”，为学生全

面素质的培养留下了宝贵的成长记忆；清

华一以贯之的艺术教育，必定在以美育

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流人才的过

程中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改进、深化和发展。

代代相传  开创溯源科技
○吴  静（1992 级环境）

2024年是环境学院建院40周年，也是

我在学院的第32个年头。我1992年考进当

时的环境工程系，1997年开始攻读博士，

2001年底留院工作。32年中，我的身份从

学生转变为教师，从朝气勃勃的青年到头

发花白的中年人，也遇到很多难忘的人和

难忘的事。

2003年，时任系主任陈吉宁老师找我

谈话，学院计划派我去法国做博士后。那

时我刚刚做教师不到两年，研究方向延续

了博士期间的厌氧生物处理，已经拿到第

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博士后的

方向是环境监测，两个方向跨度很大。那

时候，还没有认识到工作必须专注，只是觉

得进修的机会难得，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我在法国的课题是采用荧光信号做污

水厂进水水质预警，主要是将荧光峰强度

和常规水质参数COD、TN、氨氮、TP进
行拟合，探索荧光信号作为COD等指标

的快速替代测量方法的可行性。当时有文

献报道，荧光峰强度和COD、BOD或者

TOC有线性相关性。在那里，大部分数据

是靠只能测单点和二维曲线的荧光仪测出

来的，测量一条二维曲线也需要二十多分

钟，仪器很老，检测的时候动静很大，吱

嘎作响。直到快出站时，才用上当时比较

先进的荧光仪。尽管在法国并没有开始溯

源研究，甚至最多只用到二维荧光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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